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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经济类专业报中，上海
《商报》、广东汕头 《商报》 和皖
省安庆 《商报》（如图） 尤为业内
称 道 。 上 海 《商 报》 主 笔 陈 布
雷，汕头 《商报》 江梦非、王延
康，安庆 《商报》 主笔吴传绮(季
白)均是地域内的知名人物。他们
创办或编辑的 《商报》，革新了传
统报纸的编排模式，为繁荣市场
经济，推动中国新闻业向专业化
发展做出了贡献。

皖城安庆《商报》创刊于1923
年 4 月，报社地址在安庆大洪家巷
(今安庆大观区关岳庙丁家巷附
近)。发行人苏绍贤，证券银行业经
纪人出身。主笔吴传绮，皖省教育
家，社会贤达，早年曾任安徽省立
一女师、怀宁中学校长，安徽省立
图书馆馆长。该报存续 15 年之久，
直至安庆沦淊后停办。报纸为对开
四至八版，日报，铅印。由于该报
和安徽省商会关系密切，发行范围
遍及皖省全域及周边地区，最高发
行量达4000余份。其稿件偏重于经
济类信息及要闻，为商家及用户牵
线搭桥，尤受广大商户欢迎。其
时，皖城安庆 《商报》 和同城的

《民岩报》《新皖铎》报，并称皖城
民营报纸三雄。

皖城安庆 《商报》 见证了民
国安庆的繁花旧梦、社会风情和
商业重镇之繁荣，它是安庆作为
民国皖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地位的重要文史资料实证。由于
年代日久，皖城 《商报》 存世信
息寥寥，难见其真容，安庆老报
人、《安庆新闻史》 主笔端木宪维
先生编撰的 《解放前安庆各报简
况、馆藏情况》 也未见皖城商报
存世地之记载。

今春，我在沪上秋霞浦发现

并收藏了一份民国二十一年(1932)
三月二日皖城安庆 《商报》，报纸
编 号 3896 号 ， 虽 历 经 93 年 的 时
间，但保存较为完好，基本无虫
蛀破损。报社地址为安庆大洪家
公字第 10 号，电报挂号 9794，是
日为星期四。距东北全境沦陷才
一年多，距日军发动“一二八”
事变刚过一个多月。

《商报》 头版除在重点显著位

置刊载总理遗嘱“现在革命尚末成
功，凡我同志均须依照余所著建国
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外，其
余均为经济(广告)信息，当日头条
即是皖城民营报纸三巨头 《民岩
报》《新皖铎》报、《商报》联合启
事，“由于沪上战事吃紧，新闻纸
生产运输困难，自本年三月一日
起，三家报纸均改为每日对开四
版，俟交通便利即行恢复原状”，
第二条系安庆市天成、公兴、元
大、鸿章绸布号紧要启事，第三条
大篇幅介绍了“省会电灯厂商股及
债券第一次中签债俟陆续兑付办法
通告”，从中可见，民国安庆电灯
厂系在安徽省建设厅主持下，举全
社会之力集资建设的。其余为英美
卷烟公司、江浙正泰昌、宝成、宝
庆金银首饰号及安庆庆云生号大篇
幅广告信息。

第二版仍为经济 (广告)信息，
有多家商号在安庆倒扒狮、西门正
街从业信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一条是中国实业银行分设安庆办事
处之通告，“本行为便利顾客起
见，特在安庆司下坡分设办事处，
办理储蓄存款及银行一切业务”，
第二条是安庆健生医院“一瓶断瘾
水”之广告，“本药系安庆健生医
院院长吴健生氏创制，乃采取一切

毫无毒质之纯品，即最新发明拍药
丁之制剂，有解除烟毒，制止宿
疾，补血变质，增加体质，强健精
神，毫无痛苦，洵为补品中之圣
药，在长江一带，已畅销十余年，
每年戒绝者，数以万计，续更推广
销路，在本城各大药房代为出售，
有若戒烟者，幸注意焉。安庆健生
医院总发行所。”

第三版为《世界要闻》，有新闻
稿达 19 条。第四版为 《本省要闻》
及商报副刊《商量余地》。

副刊 《商量余地》 值得一提，
稿件均紧密联系时政，吹响抗战的
号角。“大小言”栏目，有作者评
论文章“日本发了狂”，抨击日本
丧心病狂，占我东北，侵我东南淞
沪，师出无名，必败无疑。“学术
讨论”栏目，有作者吴熙的“我国
诗歌之政治反映”，也撷取了历代
文人雅士在国破家亡、山河涂炭时
之咏叹和呐喊，诗词似羌笛和战
鼓，彰显民族不屈不挠之精神。另
有作者个匕山人的“打倒日头”，
影射批评日本军国主义，还有作者
肖予的 《浪淘沙》：“翘首望天涯，
烽火弥涂，干戈遍地永无家。多少
健儿空马革，白骨黄沙。塞上暮云
遮，风紧胡茄，河山四顾恨偏加，
拼却头颅流尽血，焕我中华。”一
腔热血跃然纸上。

◆ 安庆旧影

1932年的安庆《商报》
陈向东 文/图

那 一 年 ，屋 后 秀 姑 正 在 恋 爱
中。对象是人介绍的，在七八里外
的圩区，和我小姨同村，还是邻居，
我喊江叔。

秀姑没读书，大字不识，但她生
得丰圆，有气力，人勤快，性格也泼
辣，做事不输人，连她的头发都三分
不讲理地卷着，不肯顺直。江叔是初
中生，知书达理，人也俊朗，只家庭条
件弱些。

正月里的一天，秀姑忽然穿戴齐
整，脸上飞着红云，来我家笑盈盈对我
说："燕子，我带你去你小姨家玩，好不
好？"十一岁的我，也知道秀姑和那个
村的渊源，听到提议，自然巴不得。遂
征得母亲应允，跟秀姑上路了。

正月里，连空闲的土地都喜洋
洋，几里村路，被揣了喜悦的两人，眨

眼走尽。一到
村 ，我 们 即 分
头，各奔各家。

在小姨家
吃了午饭，磨蹭
了一会，约莫时
间到了，我就去
找秀姑回去，因
早说好了一天
来回。但进了
堂屋，没人，见
隔壁房门虚掩
着，我想也没想
就莽撞一推，还
高喊："秀姑！"
可在我推开的
刹 那 ，就 后 悔

了：床边，秀姑和江叔正腻歪呢！闻
我声响，两人迅速分开，秀姑红着脸
向外走，本来就红里透黑的脸，更连
到耳根的红，像才被掀了盖头一般。
江叔也稍事调整，尾随了来。

有那么一会，他俩不自在，我也
不自在，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看
了不该看的，真是个冒失的小孩。

时间还早，江叔遂决定骑车带
我们去集上看个电影，然后让我们
从集上回去，反正也不绕多少路。
他推出一辆自行车，我坐前，秀姑
坐后，上了路。因为自觉才做了一
件错事，心虚得很，我一声不发，
听他俩说话。

这时，江叔身后的秀姑声音轻
柔，像溪流涓涓，再不同往日大嗓门，
河水哗哗。这就是恋爱吧，它用神奇
的力量改变了一个人。蜷坐在前面
大梁上的我，动用着自己的理解力，
从两个人身上，感受着这份新鲜美妙
的东西，倒忘了不舒服。

不过，我也觉得自己多余，恨不
得变作了空气。也暗暗怨秀姑，为什
么带了我来。好多年后，我才懂得

——带我顺便去玩，不过是她姑娘家
的一个借口，一份掩饰，一种矜持，对
父母与婆家都好交代。但那时，给他
俩带来的不便，我看得见，自己身在
其中的微妙用处，却看不见。

后面的事我就不大记得了，我
只记得，自行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
颠颠颠，像他们两颗相爱中的心突
突突，记得那一路风的甜蜜，阳光
的多情。

隔年，秀姑和江叔就结婚了。她
是嫁给了爱情吧，只要想到那趟正月
之行，我心里就默默祝福秀姑。那是
少女的我，眼里第一次见证爱。

时间不知觉向前推进，很快，
他们有了一个娃，两个娃。回娘家
的时候，秀姑更腰粗膀圆了，脸也
更黑里泛红、红里透黑，嗓门呢，
也早恢复成江河水。江叔也不再书
生相，成庄稼汉的气质了。生活的
粗粝，很快把他们打磨得像二三月
贴在门上的春联，败色了。

有次去小姨家，遇到秀姑正从田
里干活回来，头发卷得满头炸了，估
计没空打理，裤脚挽着，衣上沾的都

是泥。见到我，她匆忙地招呼说，还
要烧饭呢，就脚不点地去了。

小姨来，说起秀姑，也赞她家里
家外满把抓，确是一把好手。不过，
脾气也着实不好惹。秀姑到底是秀
姑，屋前屋后，她的性格我们太了解
了，所以听了，一点不意外。

但是，意外的事却发生了。是晚
秋的一天，因为家族内部的一起冲
突，秀姑在大吵一架之后，竟喝了农
药自尽，丢下两个娃！更具体的原
因，我也不太明了，仿佛听小姨说过，
她曾在诀别之前向邻人跪求，日后帮
多看待孩子。"她还是太刚了，吃自
己性子的亏。"小姨叹道。

可怜江叔，以后再见他骑车带
娃们来外婆家的时候，胡子拉碴，
衣着不修。而我总会想起那一年，
我们仨同一辆车，铃铛清脆，洒落
在初春的风里。

那年从县城师范回来，经过小
姨家，她陪我走了一段路，在一块
田边，小姨指说，这是秀姑家的
田。田里，正稻禾青青，而我心头
却是雨水涟涟。

◆ 江湖脸谱

稻禾青青
白海燕


